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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促织》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高中语文新教材必修下册的一篇课文。作为一篇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文言文短篇小说，《促织》揭露社会的黑暗，锋芒所向，谴责了整个统治阶级和各级行政官员，是一篇血泪的控诉，却编写成一出悲喜剧，以喜写悲，叫人开心不起来，反而更让人觉得沉痛。它的情节离奇曲折，描写生动细腻，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很值得高中生一探究竟。《促织》《变形记》是部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下册第六单元的两篇课文，本单元所选五篇小说，通过虚构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生活，描摹人情世态，表达对人生的思索。《促织》是蒲松龄创作的一篇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它通过主人公成名一家的遭遇，反映了统治者荒淫无道、横征暴敛的社会现实。小说情节曲折离奇、跌宕起伏，描写细腻生动、情态毕现。《变形记》是卡夫卡创作的一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讽刺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教学目标
1.理清《促织》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情节，品味细腻传神的语
言。
2.了解社会环境对人物的影响，明确蒲松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力
度，理解本文写作目的。
3.总结本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效果。
教学重难点 
理解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情节，把握作品主题。理解小说刺贪刺虐的主题以及作者对人生的感悟。
教学过程
一、情节分析
1.全文可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朝廷征促织。
第二部分：（第2段）成名因交不上促织而遭受痛苦。
第三部分：（第3-4 段）成妻占卜得图，成名按图索促织。
第四部分：（第5-7段）成子误毙促织——化促织——斗促织。
第五部分：（第8段）成名献促织，因祸得福。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评论促织一事。
2.“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有什么深意？
点题，开宗明义，揭示矛盾产生的社会根源。“宫中”二字把矛
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为主人公成名一家悲剧性的遭遇做了充分的铺垫。
3.作者是清朝人，文中写的却是明宣德间的故事。对此，该如何理解？清康熙、乾隆年间，宫中崇尚促织之戏，蒲松龄生康熙世，目睹其扰民为害之烈。由于不能明言康熙，乃假托于宣德间（因明代宣德的蟋蟀盆最为著名）。
4.写成名妻子求神有什么深刻用义？  
成名妻子求神问卜得佳虫——这个情节提炼了当时社会中人们陷入绝境时往往寄希望于求神问卜的现实，但神灵的灵验却是虚幻的。作者虚构这个虚幻的情节，实际上反映了成名夫妇现实中已无生路。
5.文中写“问卜得佳虫”（3，4节）与“魂化促织”（6—8节）皆属幻想。作者借神鬼之力完成构思，推动情节发展，这样写，会不会削弱故事的批判力量？
a．设计这两个情节，意在推动故事的发展。否则，成名就只有死路一条。倘如此，故事悲则悲矣，却过于平直，无法形成曲折而引人人胜的情节发展。
b．这样虚构，不会削弱作品的批判性。“神示”与人化促织，其现实的不可能性尽人皆知，故而故事虽以喜剧结束，其中却蕴含着深沉的悲哀。
c．虚构的情节本身，也具有特定的讽刺意义。官员受奖升迁，成名得功名成巨富，完全取决于皇帝因一己之私而生的喜悦。未正式登场的人物“上”（皇帝）实际上正是看不见的魔掌，是笼罩一切的阴影，是一切罪恶的渊源。
6.小说在描写小虫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时，采用了哪些艺术手法？
    采用了对比、衬托和夸张等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小虫的“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以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营造了紧张的气氛。然后情况陡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龀敌领”，这系列动作描写展示了小虫的勇敢善斗。村中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波澜又起：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造成了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以夸张的手法进一步显示了小虫的神奇本领。
7.成名“目不交睫”“僵卧长愁”是担心儿子的安危吗？成名一夜未眠，愁的不是儿子的安危，而是上哪儿捉蟋蟀，眼看期限在即，交不了差，唯有死路一条，真是一筹莫展，愁肠百结。儿子的生命竟然不如一只小小的蟋蟀，作者写来真是满含悲愤。
8.成名之子魂化蟋蟀这样一个情节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从这方面说，人的生存意义是超越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的。可是在这个故事里，人不愿成为人，而甘愿变成一只虫子。这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在人与蟋蟀的关系中，人是弱者，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地掐住人的脖子，人与蟋蟀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人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宁愿自我否定，而魂化成一只蟋蟀。这种否定，是极其震撼人心的，它以寓言的形式影射了人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
9.本文的结局是喜的，但本文是喜剧吗？魂化促织，“人”的取消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促织》一文的结尾是皆大欢喜的，“一人飞升，仙及鸡犬”。没有生命的消逝，每一处不足都给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回答。但我们读完全文却不能完全高兴起来，觉得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呢？我认为被毁灭的是人们原本纯朴、高尚的价值观，一个孩童充满阳光的童年，一个“迂讷”之人善良的人性。这才是它的悲剧意义所在。虽然这些都没有在结尾表现出来，但循着作者善意的安慰反溯，我们就会发现《促织》的悲剧意义不在结尾，而在过程。因为它有着喜剧的外壳，悲剧的内核。喜剧的结局，虫，是逐级献上去，奖，是逐级赏下去，似乎从上到下皆大欢喜。点出成子“自言身化促织”，真是挥洒出一把辛酸的眼泪。而逐级的赏赐乃至政绩的考核，竟然都是因为献虫有功，而不是国计民生的政绩，朝廷的荒唐无道就显得可悲可叹。《促织》揭露社会黑暗，政治荒唐。锋芒所向，从皇帝直到里胥，谴责了整个统治阶级和各级行政官员。《促织》是血泪的控诉，却编写成一出喜剧，以喜写悲，这样的喜剧叫人开心不起来，反而陷入更加深沉的悲哀。蒲松龄的高超之处在于想象丰富，构思灵巧，能将简单的原始材料演化出复杂曲折、扣人心弦的情节，在写作技法上现实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那样的喜剧形式所暗含隐藏的仍是不可言说的巨大悲剧，因此有人把这样喜剧的形式悲剧的内核结局比喻为“带笑的泪”。其实，这是作者通过反讽的艺术手法，把现实和浪漫结合起来，来痛斥黑暗的社会现实，和荒淫无度的君主。
10.小说中人性的光辉和大团圆的结局是否冲淡了小说的批判性？
    人性的光辉与帝王的喜好、人世的恶形成对比，更加突出小说的批判性。
    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撕碎在我们面前，这些美好更能激发人们的悲悯。
    魂化及大团圆的结局，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更有批判性。
11.比较《促织》和《窦娥冤》在艺术手法上的异曲同功之妙。提示：均表现了中传统小说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窦娥冤》中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及后来的情节“托梦父亲”，最终沉冤昭雪等情节都是超越现实的。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同样是“带笑的泪”，圆满结局的内核依然是悲剧，表达对社会、天地不公的控诉。
    （补充）浪漫主义：在反映生活的态度上，强调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作家的理想和理想化的生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要求通过理想的生活画面刻画理想世界中的理想人物；在艺术表达方法上，往往采取想象、夸张、渲染、比喻、象征、对比等，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和浓重的神话色彩。 
12.巧妙运用伏笔和暗示。
多处运用伏笔和暗示，使故事于情于理都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在情节上前后呼应。如第一段中“此物故非西产”，句中的“故”字既是伏笔，又是暗示。促织本不是陕西一带的特产，而上至宫廷，下至县令却每年在民间强征，这为成名一家悲剧的必然性埋下了伏笔。
13.尾“异史氏曰”是否是多余笔墨？
篇末附“异史氏曰”，是作者自己假托之名。这是仿效《史记》“太史公曰”的笔法附在每篇后面的评论。本文结尾以及异史氏的评论，是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和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有人把异史氏的一段评论说为“以因果报应来规劝人，无异是愚民，无异是助纣为虐”。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悲哀——虫死更大的悲哀——投井最大的悲哀——成虫→成名
14.中国古代小说一般不大重视心理描写，这篇小说的心理描写真实细腻，这也是小说写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跳读课文，勾画出描写成名心理的词句。觅虫不得：“忧闷欲死”，“唯思自尽”得虫：“大喜”失虫：“如被冰雪”“僵卧长愁”再得虫：“喜而収之”“惴惴恐不当意”斗虫：“自增惭怍”“大喜”“骇立愕呼”“顿足失色”“惊喜”
15.作者通过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想告诉读者什么？统治者爱好“促织之戏”，把成名这样的老实人在精神上折磨摧残至此！成名思想感情的变化，正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上的悲惨和精神上的苦痛，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残害人民的罪行。
16.两篇小说在艺术技巧上有哪些不同呢？
1.情节处理：《促织》是中国的传统小说，格外注重情节结构，重视对社会环境的描写，有清晰的故事发展线索；而《变形记》则是用西方表现主义手法，重视人物内心感受体验的描写，以此来表现人的生存困境。
2.细节表现：《促织》主要是以对比、烘托的手法为主，通过成名的悲与喜的对比、成名先穷后富的对比、成名儿子异化而成的虫与普通的促织的对比等，来表现“人不如虫”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现象；而《变形记》则注重通过心理描写来展现格力高尔异化成甲虫前后生活的变化以及人物悲观虚无的思想。
3.故事结局：《促织》结局是以成名之子幻化成促织哄得皇帝的欢心给家族带来富贵喜剧结尾，满足了中国戏剧喜好“大团圆”收场的文化心理；《变形记》主人凄凉死去的悲剧的结局则更符合西方文化的艺术审美特点。
二、作家作品
蒲松龄的自勉诗：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郭沫若曾题蒲松龄故居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老舍题联：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蒲松龄蒲松龄一生郁郁不得志，长期和处于底层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疾苦有着痛切的体察，对社会政治的黑暗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收集了许多离奇的传闻和曲折的故事，在怪异的故事中寄寓作者的抱负和对人生的理解。蒲松龄出生于书香世家，他早年也管想借助科举入仕，可惜屡试不第，只能以教书为生。他自幼便对民间的鬼神故事兴致浓厚，大约在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聊斋志异》。据说，蒲松龄曾为了搜集素材，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来喝茶的人可以用一个故事代替茶钱。借助这个方法，蒲松龄搜集了大量离奇的故事，经过整理、加工过后，他都将其收录到了《聊斋志异》中。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淄川(今属山东淄博)人，清代小说家。《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聊斋志异》指在书房里记录奇异的故事，“聊斋”是书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是奇异的故事。《聊斋志异》收集了大量民间神话传说，书中极大部分以狐仙鬼怪、鱼精花妖为题材，用以讽刺现实，寄托孤愤。它们或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三、内容评价
任务一、小说关于“促织”的故事很有层次性，请结合文本具体分析。
线索：促织征促织——觅促织——卜促织——得促织——失促织——化促织——斗促织——献促织小说通过促织得失这一主要线索，讲述成名一家的遭遇，表现了主人公由悲到喜、喜极而悲、悲极复喜的情绪变化，情节环环相扣，动人心弦。
任务二、小说借一只小小的促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你认为小说的主题是什么？请从原文找到依据。
第1段：小说以“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一语，点出了成名一家苦难的社会背景。本不出产促织的华阴县，因为县令“媚上官”的一次偶然事件，成为“常供”之地，这更加重了民间负担。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昂其直”，狡猾的乡里小吏趁机摊派盘剥，普通百姓只有倾家荡产的份儿。在小说结尾的一段异史氏曰”中，作者揭明了写作立场，即揭露各级官员讨好皇帝、搜刮贡物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批判了“官贪吏虐”的黑暗现实，也对深受封建科举制毒害、饱受虐吏猾胥迫害的平民百百姓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任务三、这篇小说的情节曲折多变，你认为哪处情节的设置最妙？哪处情节的设置可有可无？请结合文本加以说明。
1、卜促织①神秘、神奇——提醒读者惊奇层出不穷②强化转折效果——上天给了可怜的希望后给予更沉重的打击③曲折地反映现实中的人无路可逃，除非神仙显灵，否则不能脱离苦海。
2、失促织另一版本：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复究儿。原文：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哪一句的叙述更妙？提示：不合理的制度对人的异化！对投井自杀幸而未死的儿子的情感态度却截然不同。“亦不复以儿为念”。放大了蟋蟀在成名心中的位置，夸大了官府催交促织行为对成名构成的人性的扭曲，更深刻地批判了黑暗社会带来的人性的扭曲。
3、魂化促织提示：不合理的制度对人的异化！成名的孩子因为一只蟋蟀而死，不仅如此，即使儿子死了也不足以让成名摆脱悲惨的处境，只有让儿子变成一只善斗的蟋蟀才能挽救一家人的性命，这是怎么一种没有天理的社会！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为了避免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应该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 ，这是从人物内心感受的角度揭示了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心理摧残，达到了什么样可怕的地步。
4、献促织：喜剧？悲剧？
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1）现实：天子偶用一物，官贪吏虐。信夫——不可信，现实中的人无路可逃。
（2）讽刺：
百姓的生死祸福，竟系于小虫。“喜剧”的结局，实际上是嘲讽了一出丑剧，“成名裘马扬扬”，连“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泽”，竟然是因为进献了一只战斗力强的促织，岂不荒唐可笑。
（3）异化：否定人的生命、人的价值成子以自身性命化身小虫让皇帝玩赏，通过“非人”，自觉维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小结：小说主题极为深刻。小说以《促织》为题，写人物的命运随着促织而起伏摇摆，揭示了人不如虫的悲惨现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小说喜剧的结局，掩盖不住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所谓的 “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也是对那个畸形社会的莫大讽刺。
四、补充：
拓展阅读：毕飞宇谈蒲松龄《促织》
1.借古讽今的曲笔叙述。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讲述前朝故事的形式寄托对现实的不满。作者所揭露的是清初时期的黑暗现实，但作者对此采用了曲笔，开头点明故事发生在明代“宣德间”，借古讽今。
2.以喜写悲故事的结局，成名得到封赏，儿子也苏醒过来，似乎从上到下皆大欢喜。但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幻化成虫”甚至“死而复生”的事情。蒲松龄将人间悲剧幻化成喜剧的形式，不但没有削弱对封建统治者的谴责，相反蕴含着更为深沉的悲哀，谴责和讽刺的意味也更加辛辣。
3.现实与想象相交融“求神问卜”和“魂化促织”的情节，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作者虚构这些虚幻情节，不是仅仅为了引人入胜，也不是为离奇而离奇，而是要通过这样的曲折离奇、波澜迭起的情节，来强有力地揭露社会的黑暗，统治集团的腐朽，从而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
